
盛夏午后，我与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在公园相遇，

她告诉我：“法轮功的传单上面把共产党说的啥也不

是，是不是有‘搞政治、反国家’的人在利用法轮功？”

我首先向她耐心解释“党”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反迫害”不等于“反国家”。接着，我向她叙述

了自己因信仰“真善忍”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受迫害

时的所见所闻，活生生的事实。这位听信中共宣传的女

士如梦初醒，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她神情激动地说：

“你应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我看着她的眼睛回话：

“如果写出来，印成真相资料，会不会有人又要说‘反

国家’、‘搞政治’了？”她无语，沉思。 

其实，“政治”是日本人翻译英文 Politics 时，

用汉字创造的一个词，中文照搬过来了。孙中山认为

“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 

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一词变了味儿——生

命成了“政治生命”，思想成了“政治思想”，道德

成了“政治觉悟”。在中共的字典里，“政治”就是

“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觉悟”就是“党

叫干啥就干啥”。 

如果党撒谎时，你去揭露；党诽谤时，你去澄清；

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

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人们维护自身权利

的正常行为，被中共说成了“搞政治”。“搞政治”

成了中共整人的一顶大帽子。 

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骗了哄，哄了再骗，

几十年下来，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

个固定思维：共产党整你了，你得忍着。如果你要揭

露、制止它的恶行，你就是在“搞政治”。 

一旦你被中共定为“搞政治”，人们就会发生一 

种“良知错位”——

尽管中共残害无辜百

姓，人们反而去责备受

害者，好象“搞政治”

比中共杀人还可怕。 

看来，真正地了解

真相能使人回归正常

思维。这位女士听真

相后的反应证实了这

一点。（文/张倩）◇ 

■油画《无家可

归》，讲述受中共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

放学后发现无家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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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位大学同学要到外地去工作，邻近的

昔日同学们因此举办了一次小型聚会为他送

行。 

大学毕业十几年了，昔日的同学早已各奔

东西，约有一半分散于美国的几个地方。席

间，大家说起了各自的现状和打听到的其他同

学的情况：有的在华尔街挣大钱、有的做医

生、有的做大学教授、有的在公司里搞科研、

有的在做博士后、还有的被裁员后仍在找工

作，不一而足。想当初在学校时，成绩优劣，

可谓泾渭分明；可如今，

生活的境遇似乎并不与成

绩好坏成正比。人生旅

途，不只是与人的智力有

关，还涉及到各种其它因

素，许多是力所不能及的。

中间还说起谁谁离婚

了，谁谁的先生得癌症年

纪轻轻就死了，撇下她一

个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

子。说到这里，同学们大

都默然了：是啊，生活中一天天碰到种种的人和事，

看似都很重要，各种名利享乐也纷纷乐此不疲。可碰

到疾病与死亡时，躲也躲不掉，尽管现在医疗已经很

发达了，但治不好时，最后还只能是听天由命。 

有一个同事，曾为公司在一项重大课题上立下汗

马功劳。可他也是被诊断出癌症，只能中止工作来治

疗，后来撒手而去，留下年幼的孩子…… 

人生，究竟是什么呢？ 

（二） 

古人说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

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经历了这些之后，发

现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人心往往是无止境的，常

常向往着更多，并为此而乐而忧。 

渐渐地也发现，往往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

己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尝试，为名利苦苦争斗，可结

局未必能改进多少。 

从幼时起，就有一个疑问：人生究竟是什么？长

大之后，沉浸于滚滚红尘之中，时不时地发现这个问

题依然萦绕在心头。喧嚣的世事人情，并没有使自己

迷失心底里对生命本质的追寻与向往。 

冥冥中隐约感到：人生，是在等待，等待生命中

最珍贵的…… 

（三） 

终于有一天，不经意地听人说起“真、善、忍”，

心里一动，随后开始修炼，终于明白了许多许多。 

渐渐地意识到，人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因

缘关系的。每个人其实都在等待，等待着心灵被开启，

等待着走上生命的返本归真之路。（文/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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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常思维 



 

说起二战集中营，人们很自然的

想到那些瘦骨嶙峋、眼神黯淡、满脸

哀伤的犹太人。他们无论男女老少，

都被剃着光头，穿着相同的条纹衣服

——囚服（右图）。在那里条纹成了

魔鬼的面料，它是死亡集中营里囚犯

的耻辱标志和特殊身份的记号，意味

着剥夺穿条纹衣服人的所有尊严和

希望。 

随着那段践踏生命和灭绝人性历

史的过去，条纹似乎不再是善良无辜

者的屈辱象征。可是今天在中共体制

下的高墙内，条纹再次被用来玷污人 

类的尊严，历史发生的一切正在被重演。连日来，明慧

网刊登了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的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

因拒穿囚服，而惨遭迫害的大量事实： 

大庆监狱副监狱长李维龙滥用职权，多次用断食和暴

打的手段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已有多名大法弟子被迫

害致死。近来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更为猖獗，二零零九

年七月八日他任副监狱长后，不但不思悔改于以往，还

命令各个监区，如果法轮功学员不穿囚服就不许吃饭，

已有数名大法弟子因拒穿囚服而遭到毒打。 

七月十一日，鸡西大法弟子邱学志被饿昏送去医院抢

救。七月十二日，大法弟子杨功喜被恶人棍棒相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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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1017—1073)，是

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世称濂溪

先生，以施行善政、反对草菅

人命而闻名。《宋史•周敦颐

传》中，有几段故事：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

道县人。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

郑向的保举，做了分宁县的主

簿。该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 

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审讯一次，立即弄清了。

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你啊！” 

有个上官推荐周敦颐，他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

军。这里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但是，

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处死。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

官吏，大家都不敢和他争持，周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

王逵不听，周敦颐就回了家，打算弃官而去，说：“这

样胡为，我还能做官吗？以杀人来拍上级的马屁，我

不干。”后来，王逵终于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

于一死，是周敦颐舍官相救的结果。 

周敦颐被调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高兴地说：“这

是那位能弄清分宁县大疑案的人。我们南昌人，现在

也有申诉冤屈的地方了！”那些富家大族、狡黠的衙

“条纹”下的尊严 

古风悠悠：周敦颐善政 

得遍体鳞伤，并被扔到外面示众。

十三日，四名不穿囚服的法轮功学

员遭到殴打。十四日大法弟子张兴

业遭毒打，胸腹膜被打烂，并被戴

上手铐和脚镣，扔到太阳下曝晒，

张兴业几乎窒息。恶警们多次烧毁

大法弟子的所有衣服，或把所有衣

服喷上“犯”字，大法弟子宁可披

上床单，坚持不穿囚服。目前连续

不断的殴打和断食使那里的大法

弟子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

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

狂。”如果人性疯狂到泯灭的程度，那就是兽性了。据

说积极实施断食迫害手段的李维龙，基本是进了监区就

打人，已有几百人次，每次打完人后还变态地大笑。这

种疯狂病态其实就是中共体制下驯养出来的野蛮、残

酷、恐怖的兽性。 

面对如此罪恶，法轮功修炼者在最起码生存权利—

—吃饭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依然拒穿囚服，这是为什

么？因为那是对强加的罪与罚的根本否定，那是对人性

尊严的维护。被关押在大庆监狱的孙殿斌这样说：我们

不是罪犯，怎么能承认罪犯的标志呢？！一句朴实的话

语，捍卫着生命的尊严。（文/明慧哈尔滨通讯员）◇

门小吏和恶少，都开始惴惴不安。经过周敦颐的“善

政”教育，他们不单是担忧被县令判为有罪，而且认

识到过去的错误，开始以玷污清廉的政治为耻辱了。

这都是周敦颐善政教育的结果。 

从上述选录的故事看，周敦颐是一个很能干且有

一定政绩的官吏，他明察秋毫，善于判案；他也敢于

坚持原则，秉公判案，甚至不惜开罪上司。但是所有

这些，并不足以显示出周敦颐的特点。真正足以显示

出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吏治特点的，应是这样的效

果：“富家大姓、黠吏恶少，惴惴焉不独以得罪于令

为忧，而又以污秽善政为耻”。问题的关键，即在周

敦颐“善政”的建立。这“善政”显而易见是一种文

化教养，是一种道德薰习的结果。任何治理，倘若单

纯地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那还是很不完善而且片面

的，是一种强化的约束，依托于强制力量的治理。而

在周敦颐的治理下，想做坏事的人真正担忧的，乃是

“玷污了清廉的政治”并以此为耻辱。这说明，人们

普遍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开始以

自己能否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决定自己是否应当做

某件事。有着这样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的社会，才

是治理成功的社会。对于罪犯来说，“知耻为勇”，

既然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善政”，什么是“耻”，那

难道还会犯罪吗?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社会中，犯罪的

可能，已被降到最低限度。（文/郑介文）◇ 


